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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后，渭北旱塬上的苜蓿，被
一阵暖过一阵的东南风唤醒。豆瓣
大小圆圆的叶子，开始一点点从毛茸
茸的茎干里钻出来，汪着一团绿水。
三处小叶左一片、右一片，上一片、下
一片，撒着欢地长。不几日，原本光
秃秃的黄土地上，便覆满一层嫩绿的
苜蓿叶儿。一阵风过，成千上万片小
圆叶，顺溜地一起向左摇，又向右摆，
露出星星点点的银色叶背。

这个时候，圪蹴在苜蓿地畔，半
支烟的工夫，就能掐满满一蒲篮嫩苜
蓿。一大蓬一大蓬苜蓿叶，在地里拥
挤着，等了很久的样子。母亲一伸
手，它们就到母亲的手心里了，不像
是母亲把它们掐下来的，倒像是它们
自己一下子蹿进了母亲的手里。

几乎不用怎么淘洗，刚刚来到世
间的苜蓿叶儿，干干净净，能看清叶子
上纤细的平行脉络。苜蓿吃阳光，喝
雨水，它们的生活方式简单纯粹。因
此，母亲淘洗过嫩苜蓿的水，也干干净
净，能照出人影儿。

母亲一手摁住刀头，一手紧握刀
柄，在案板上铺开的苜蓿叶子间像轧
扇面，嚓嚓嚓嚓，从上轧到下，再嚓嚓
嚓嚓，又从下轧到上。这阵叮叮当当
的轧切礼过后，嫩绿的苜蓿茎叶便没
了形状，成了一堆大小形状整齐划一
的苜蓿粒。

苜蓿粒被母亲收入面盆，撒完盐
和调和面后，开始一层一层地撒面
粉，一边撒一边搅、搓、揉、抖。母亲
的这一连串动作，像清晨迎面扑来的
雨雾，也像夜晚散落涝池的星星，自
然又从容。

玩过家家时，我曾经用草叶、水
和细面面土，很仔细地模仿过母亲的
这套动作，可是总也不得窍，土面儿
和草叶，怎么也不愿意亲密拥抱。土
面水要么稀得沿叶子溜掉，要么稠得
结成一粒粒疙瘩。

儿时的记忆中，母亲做的苜蓿菜
疙瘩，干、湿、软、硬总是拿捏得恰到好
处。她常常一边做一边给身旁的小观
众示范：看，这麦面粉多不得，也少不
得，拌多了，疙瘩菜会发硬；拌少了，又
松沓沓没个形儿。最好的样子，是每
一粒苜蓿上，裹着一层均匀的面粉，
不多也不少，像冬天的草上霜。

母亲给苜蓿粒打扮停当，摊在铺
了干净笼布的蒸笼上，放入大锅，开始
用旺火蒸。母亲吩咐我，等蒸笼上冒出
热气后开始计时，这段等待是二十分
钟。这档口，母亲开始调制酱汁——和
辣子水水。这水水是给切得细碎的生
姜和蒜末上，覆盖一层红艳艳的辣子
面，然后烧熟了菜油，“哧啦”一声泼上
去，再调入盐、醋和酱油的混合汁水。

未及出锅，苜蓿的香味就充溢在家
里的角角落落，引得肚子里的馋虫伸胳
膊蹬腿，肚子便发出咕咕咕的声响。整
个冬天，天天吃面食就浆水菜，委实委
屈了肚子里的小馋虫。

蒸熟的苜蓿菜疙瘩，要拌入和好
的辣子水水一起吃才够味。记忆中最
多的情景是，菜疙瘩的清香和水水的
酸辣在唇齿间还来不及激荡，一碗绿
莹莹、粉嘟嘟的菜疙瘩，瞬间就囫囵下
了肚，竟不知个中滋味！总要等盛了
第二碗，才会慢慢品味它的筋道和绵
香。第二碗见底后，总有绿绿的苜蓿
粒、红红的油花花，沾在白瓷碗边上，
像一声饱嗝，那么惬意，那么舒坦……

那时候觉得，世间的美味，就是吃
一碗妈妈做的苜蓿菜疙瘩。也是从那
时起，母亲味的苜蓿菜疙瘩，定格成我
味蕾上无法企及的香。

后来，无论我是在宴席上吃，还是
去菜市场买回嫩苜蓿自己蒸着吃，都
再也吃不出记忆中的味道了。

♣ 曹春雷

麦浪滚滚
人与自然

北宋多名相。寇准就是大名鼎鼎
的一位。历史上的寇准，是典型的“一
根筋”。他铲除边患，整肃朝纲，“挽衣
留谏”，刚正不阿。不仅同僚害怕他，
连皇帝都对他宽让三分。也许有人奇
怪：寇准凭啥如此“任性”呢？

凭的是心系天下、大义凛然的公
心。寇准考虑事情的出发点是苍生社
稷，从不计个人得失，甚至生命。正因
为这样，在危难面前，他总能于众说纷
纭的迷雾中抓住根本，当机立断，拨云
见日。太宗朝时，皇帝立储问题，是令
人头疼的大事，是一颗“烫手的山芋”。
但这事儿到了年仅34岁的参知政事寇
准这儿，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寇准说，

“陛下是为天下人选择君主，立贤不必
立长”，而且认为，“这事儿不能与妇人、
宦官商量，也不能与左右近臣商量”。
寇准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冒杀头风险
的，但他出于公心，根本置个人生死于
不顾。1004年，辽国南下攻宋，兵锋直
抵黄河北岸，北宋朝野震惊，许多人主
张放弃汴京南逃。真宗皇帝被主和派
裹挟，举棋不定。又是寇准，43岁的寇
准力排众议，力主抵抗，拥帝北征，并亲

自指挥了抗辽战役，取得了战争的最终
胜利。抗辽这事儿，寇准果真干得漂
亮；但“拥帝亲征”，也确实是有政治风
险的。不过，寇准公心在先，自然不在
乎别人的非议，即便被贬洛阳，我想他
对此也绝不会后悔。凭的是疾恶如仇、
敢作敢为的豪气。

官有三种：其一，“在其位，不谋其
政”；其二，“在其位，只保其身，少谋其
政”；其三，“在其位，善谋其政”。寇准
当属后者。他调到中央主政后，其德
才和能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寇
准性情刚烈，棱角分明，眼睛里揉不得
沙子，最见不得不平之事。淳化初年，
王淮和祖吉因为受贿被查处，然而王
淮仅被打了二十大板，而罪过明显比
王淮轻的祖吉却被处以死刑，原因是
王淮的哥哥王沔正任参知政事（副宰
相）。“直性子”的寇准就此事向太宗皇
帝作了汇报，然后当面质问王沔说：

“这难道不是刑罚不公吗?”王沔吓得
魂不附体，连连谢罪。第二天，寇准上
殿，“百僚股栗”，谁见了他都打哆嗦。
不光同僚们害怕寇准，连皇帝见了他
也发怵。端拱二年(989 年)，寇准在殿

中向太宗奏事，极陈利害。大概忠言
逆耳，说得很不中听，太宗听到一半就
气得站了起来，转身要回内宫。谁知
寇准上前一把扯住了他的衣角，要他
听完他的话。这就是著名的“挽衣留
谏”的故事。事后，太宗皇帝十分赞赏
寇准，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像唐太
宗得到魏徵一样。”《宋史》评价寇准：

“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由于
性子直，寇准惹人嫉恨，屡次遭贬。三
十年中两次任宰相一职，六次被罢免，
直至客死雷州。尽管历经沉浮，但他
无畏无惧、勇谋其政的“一根筋”精神
始终都没有改。

凭的是知错能改、坦荡磊落的胸
襟。寇准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官
位曾经尊至宰相，却始终没有为自己
建造一所私宅府第。当时的处士魏
野曾赠诗赞曰：“有官居鼎鼐，无地起
楼台。”据说，寇准初执掌相府的时
候，生活还是很奢侈的。寇准善饮，
喜欢听歌，他们家的角角落落都用大
蜡烛照明。有一次，一个妙龄歌女来
相府清唱，寇准见她面目姣好，歌声
圆润，一时兴起，就赏她一匹绫缎。

想不到歌女还嫌赏赐少，一脸的不高
兴。当时寇准身边有一个出身寒门
的侍妾，名叫蒨桃，她见到这个情形
很气愤，就写了一首小诗《呈寇公》：

“ 一 曲 清 歌 一 束 绫 ，美 人 犹 自 意 嫌
轻。不知织女荧窗下，几度抛梭织得
成！”寇准读了蒨桃的诗，很受触动。
这时，一个老仆人把一幅画交给寇
准。寇准展开一看，原来是母亲留给
他的一幅《寒窗课子图》，画上题有一
诗：“孤灯课读苦含辛，望尔修身为万
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
贫。”目睹慈母遗作，寇准潸然泪下。
从此，寇准由奢入俭，专心政务，终成
一代贤相。“无楼台相公”的美名，便
是对寇准的最高褒奖。

作为一代社稷之臣，寇准一生在
北宋政坛力挽狂澜，龙吟虎啸。作为
一个性格鲜明的人，寇准优点突出，缺
点也很突出。于是，有人不无遗憾地
说：寇准能否知点儿人情，懂点儿进
退，做一个儒雅君子？

然而抛弃了刚正直言的寇准，那
还是寇准吗？不遭人妒是庸才。历史
上的寇准，就是这么任性！

北宋名相“一根筋”
♣ 王剑

羲之爱鹅羲之爱鹅（（书法书法）） 洪丰仓洪丰仓

娘今年 83岁了，本该颐养天年，
可娘这两年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出
门回不了家，睡觉找不到屋，亲戚来了
不知道是谁，一件事能问十几遍。每
看到娘这个样子，心里总是酸楚楚的。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家三世同
堂，爷爷奶奶健在，父亲刚五十出头，
娘四十六七岁，我们兄妹六个，哥在部
队提了干又成家，我也先考学后参加
工作。生活虽不富裕，但也其乐融融。

1983年，一场灾难突降。53岁的
父亲突然患肝癌病逝。一个家的顶梁
柱给抽掉了。父亲弟兄两个，我的叔
叔18岁英年早逝，父亲便成了爷爷奶
奶的唯一依靠。

爹病逝的消息不敢告诉爷爷奶
奶。爷爷奶奶当时没有和我们一块
住。因家庭人口增多，1978年我家新
批了一处宅基地，在村西头盖了一处
房。爹在时就劝爷爷奶奶搬到新房
住，可爷爷奶奶舍不得旧屋。我们便
搬出舅姥爷来做奶奶的工作，爷爷奶
奶最终也没同意。

爹病逝的消息瞒是瞒不住的。进
入耄耋之年的爷爷奶奶听说后号啕大
哭。满屋子的人都哭了。娘也哭。娘
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不得不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娘强忍着悲

痛，对我们弟兄姊妹几个说：“你们都
要争口气，想法把这个家立起来。”

娘的脸上布满了愁云，似乎一夜
之间苍老了许多。爹在时，里里外外
的家事都由爹料理，娘的事是给全家
人做饭和做衣服；爹不在了，家里杂七
杂八的事，需要娘操心，还有爷爷奶奶
的衣食住行。爹是种地的好手，当了
二十多年生产队长，庄稼活样样通，爹
不在了，八九亩地咋种？哥在部队服
役，我虽高中毕业后种过两年地，但恢
复高考后考学出去，且刚到政府机关
工作。三弟这年高中毕业，高考因分
数不够，准备再复读一年；大妹妹当年
初中毕业，也想再考高中。正一筹莫
展，三弟站起来说，我不复读了，大妹
妹也说不上学了。三弟和大妹，为了
家的生存，都选择了回家种地。

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三弟不

得不在农闲时外出打工。三弟打工期
间，家里的地需要娘照看，浇地、锄地
便落在娘和大妹身上。天旱时浇地需
要排队，有时需要排到夜里才能浇
上。有一年浇小麦冬灌水，娘披着被
子在地头等到后半夜，才把地浇完。

娘最累的时候，是爷爷奶奶临终
时的服侍照料。爷爷临老那一年，腿
脚瘀肿得渐渐不能走路。这是爷爷临
终的征兆。爷爷体格大，每天需架起
来大便，三弟便不打工了，和娘一块照
顾爷爷。到后期，爷爷下体不能动了，
娘便给爷爷准备好垫布，让爷爷大便
其上，收拾后再给爷爷擦净身子。娘处
理这些事虽多有不便，但别无选择。我
清楚，在娘的心里，娘是替爹尽孝。

此后几年中，三弟结婚主事了，娘
过了几年不用很操心的日子，直到奶奶
病逝。奶奶病逝的前两年，一不小心摔

了一跤不能走路，才同意搬到新家住。
娘对奶奶的照料可谓无微不至。奶奶
最爱喝稠小米汤，娘便把小米汤熬得稠
糊糊的。奶奶没了牙，娘便把鸡蛋糕掰
成碎块泡到碗里，给奶奶吃的菜也是炖
得烂乎乎的。奶奶临终的那一年，大小
便失禁，娘用照料爷爷的方法，给奶奶
处理大小便。在给奶奶办丧事时，奶
奶的娘家人对娘赞不绝口。

后来，小弟小妹先后考学走了出来，
三弟在村里当了会计，大妹招工参加了
工作。此时，娘的脸上才露出笑容。

天有不测风云。三弟在 1997 年
突遭车祸，经过几天抢救，最终也没有
挽留住三弟的生命。当我们把三弟拉
回家时，娘已哭得不省人事。三弟才
34岁，太年轻了，娘已是 60多岁的人
了，身子骨已显老。我们可怜娘，觉得
娘的命太苦了。

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
几十年里承受了普通人所不曾承受过
的苦。中年丧夫，老年丧子，这两件人
间的大不幸，都让娘给遭遇上了。两
次的家庭变故，每次都会把娘的心击
碎，但每次都没有把娘击倒。每次经
过大悲大痛之后，总是坚强地站起
来。娘以柔弱的身子骨挺住了自己，
也挺住了这个家。

♣ 张志峰

母爱深沉

知 味

♣ 祁云枝

苜蓿菜疙瘩
史海钩沉

高原圣山图（国画） 王艳霞

何当得报三春晖

该书是东野圭吾少见有以交通事
故为主题的推理故事集。6个故事都
与交通事故有关，但每个看似简单的
事故背后都暗藏玄机。《天使之耳》讲
述车祸中坐在后座的妹妹用超常听力
试图证明哥哥的无辜，《隔离带》讲述
交通事故中逝去司机的遗孀因为去捡
高跟鞋而导致事故，《危险的新手》讲
述新手女司机为了报复而令逃逸司机
陷入重重麻烦，《过去吧》讲述凶手因为
之前的犯错而被绳之以法，《镜中》讲述
教练和警察为了集体荣誉，彼此心照不
宣，将错就错地处置了交通事故……

书中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了
肇事者、受害人和警察三方的斗智

斗勇。原本是受害人的一方遭遇惨
剧，本该令人同情，却不知从何时变
成了加害人，令人毛骨悚然；原本是
肇事者的一方无视他人的安危，本该
令人憎恶，却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被
陷害的一方，令人感叹恶人自有恶人
磨；警察试图抽丝剥茧，明断是非，但
由于智商有限，视野受阻，经常被误
导，加上案件众多，来不及细致处理，
甚至麻木办案，招致各方怨念。6个故
事虽然都是以交通事故为题，读起来
却各自独辟蹊径，精彩好读，整本书既
保留了东野圭吾擅长的故事性和人性
发掘，又对当下的日本社会生活进行
了颇具审读的剖析与解读。

新书架

《天使之耳》：谁都有可能遇到的陷阱
♣ 宋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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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苦笑了笑，笑得甚至有点凄惨，
眼里似乎涨了潮。他走在大街上，左
胳肢窝夹着公文包，右手拿着烟一边
抽。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反正不
能马上回去，在宾馆睡觉也得熬到后
天再走。

扔掉烟头，他掏出手机给郭珂打
电话。手机对很多人来说还是稀罕
东西，而这已经是他用过的第二个手
机。他用的第一个手机，是两三年前
买的一个“大哥大”，还是号码为 9开
头的模拟机，购机加入网费就三万多
块钱，每月的电话费要两三千元，全
厂也就他跟吴金春有。

一坐上长途车他就给她打了一
个电话，满怀激情地报告自己将要按
照她的规划去省城发展。当时，他看
着手里的手机，心想，离开彩印厂，这
东西就得交回厂里了，保留传呼机就
够了。即使吴金春不让他交回，这玩
意费用太高，自己掏钱也用不起。

现在，手机的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他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它。仅仅几个小
时，他的热情就遭遇了如此残酷的打击。

“郭珂，坏消息，不成了，我还得
回厂里去受煎熬……”宋书恩
说着，竟然在大街上抽抽搭搭
地啜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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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号楼是这个饭店最便宜的客房，
平时来省城自己住几乎全在这里。他
进了房间，扑在床上淌够了眼泪，起来
冲了个热水澡，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看来自己是没做记者的命了。
记者是什么身份，是“无冕之王”，是
随便谁想做就能做的吗？郭珂啊郭
珂，你真是天真幼稚，你怎么会想到
我能做记者呢？我就是一个高中生，

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有，还是那么
不光彩地离开学校。有个大专
毕业证，尽管上边盖着全国自学考试
委员会的钢印，还有大红的主考学校
印章，但那属于“五大生”一类，很多
时候，很多部门都不认。

不做记者梦了，这个梦太不切实
了。不就是送礼行贿受了点委屈吗？
那也是人家吴金春抬举你，不然你想
送还不让你送呢。送出去的那都是
钱，每年有数十万元的钱过你的手，那
是对你的信任啊，你还闹情绪，想撂挑
子。宋书恩啊，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
厚，分不清喇叭是铜锅是铁。

别怨天尤人了，不就是不当记者
嘛，以前不是也没想过吗？自己在企业
也见过很多记者，他们找他拉赞助的时
候，不是也赔笑脸吗？不想了，记者有什
么了不起，老子不做了，老子在企业混，
天天有酒喝，拿着高工资，吃着公家的，
也算“工资基本不动”一族。

宋书恩躺在床上，心里难以平静，怨
气冲天。良久，才稳定情绪，不知不觉泛
起迷糊。半睡半醒中，脑海里再次闪现那
只白狐的眼睛，宋书恩不觉就消停下来。
身上的横劲也发泄了，出气也匀了，心里
敞亮了许多。他拉上被子，对自己说，好好
睡一觉吧，睡一觉醒来啥烦恼都没有了。

连连 载载
王二小跑在最前边，他要让

爹早点儿躺到自家的床上休息。
双扇院门一扇关一扇开。二小冲上去
推那扇关着的门，连推几下竟推不动。

他以为关着的那扇被上了闩，就
从开着的地方冲过去。“啊！”王二小
一声惊叫跳出来。“怎么回事？”胡正
强冲进去，禁不住也“啊”一声。

仰躺着的死鬼子正顶在那扇门
之后。胡正强飞起一脚踢开鬼子，王
二小猛地拉开了院门。

众人抬着门板冲进院子。二小
扭身去推堂屋门。门哗的一声开了。

二小僵在了门口。“咋回事？咋回
事啊？”后边的人们大喊。

“娘——”二小一声尖叫。娘上
吊了！

娘的身子从矮矮的屋梁上垂下
来，脚尖在地上划出了几道印痕。

胡正强冲进来，扔下大刀，猛地
抱起二小娘的身子，喊一声：“魏翘，
快！”魏翘应声冲进来，扑上前用牙咬
开了拴在二小娘脖子后的麻绳。

“嘘——”一股冷气从二小娘的
嘴里呼出来。“快扎针！”胡队长喊着，
在二小娘的肚子上按了几下。

三个月前，胡正强也遇见过一个
被鬼子侮辱后上吊的女人，他让那家

的男人抱住身子，他解绳子，那男人
痛苦过度，身子一软倒在地上，倒在
地上了还拉着女人的两条腿。正是
这一拉，加重了上吊人的危险，因而
失去了抢救的最后希望。胡正强知
道，对于上吊的人，一定要让其呼出
窝在肚子里的那口气，再立即给以强
有力的补充。

魏翘应着，从医疗箱里掏出银
针，对着二小娘的食指尖扎下去。

丹红跑进来，喊一声：“魏姐！”

魏翘大声说：“丹红，你扎那只手！”
丹红犹豫了一下，连忙拿起包里的

银针，对着另一只手的食指尖扎下去。
二小站在旁边，哭着喊娘。胡队

长搬了架木梯立在房檐上，大声喊：
“二小，快上去叫魂！”二小从屋里跑
出来，飞快地爬上梯子，扯嗓子高喊：

“娘，快回来——娘，快回来吧——”
这是民间叫魂的一种方法，魂魄

易散，筢子能把它们聚在一起。
二小接过来，转身在房上边搂边

喊：“娘啊，快回来吧！二小想你啊娘
啊——”二小娘的身子动了一下。

胡队长声嘶力竭地喊着：“二小，再
喊！大点儿声喊！”二小尖起嗓子又喊：

“娘，娘，回来吧！你的二小想你了！”
二小娘“呜”地哭出声来。二小

猛地跳下梯子，“娘，娘！”冲进屋里。
“大婶！大婶你别哭！”丹红拉住

二小娘的手。魏翘伸手拉开丹红，说：
“让她哭！”然后抓住二小娘的手，大声
说：“大婶，你受了委屈你就大声地哭
吧，这儿都是你的亲人！”

“呜——”二小娘大声哭起来。
这是一种伤心至极的悲伤
与痛苦，充满着深深的屈辱
和绝望。众人听着，一个个
悲伤落泪，唏嘘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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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北方的村野上，麦子是主角。
如果从空中俯瞰下来，麦地如海，村子
呢，俨然是一个岛屿。浩浩荡荡的麦子，
紧紧包围了村庄，或者说拥抱着村庄。
这时拿相机随手一拍，绝对是一幅很美
的摄影作品。

一个人走出村庄，就像一尾鱼游在
绿海里。当然，如果是一位花枝招展的
姑娘，那么她就像是一只蝴蝶，飞在这海
上。如果有风，这海就涌动起来。麦浪
滚滚，是的，滚滚。一浪接一浪，拍打着村
庄。如果是傍晚，夕阳的余晖铺洒下来，
这麦浪便着了金色，有了油画的质地。

麦浪有着淡淡的香，被风携带着，弥
漫在村中角角落落。即便是在深夜，这
香也会穿街过巷，从院门挤进去，从墙头
上翻过去，送到屋内去，让床上那个正熟
睡的人，不自觉地翕动鼻子，他的梦里，
也许会有一片希望的田野。

这时节的“麦子”，是一个温热的词，
在村里，经常从一个人的嘴上跳跃到另
一个人嘴上。清晨，两个汉子在胡同里
遇到了。一个人就问：去村外看麦子
了？另一个就答：嗯呢，今年麦子长得好
呢，麦穗子大，麦粒儿咕噜咕噜胖着呢。
于是两人都微笑起来，“丰收”，两个金黄
的字，已经写在他们心里了。

妇人们去看麦子，不让嘴闲着，站在
地头，掐一根麦穗，放在手里搓，然后轻
轻一吹，麦芒散尽，只剩下青嫩的麦粒
了，倒进嘴里，嚼，满口香。临走，再掐一
大把麦穗，用一根草茎捆在一起，带回家
煮，孩子爱吃。

麦子旱了，就要浇地。正是灌浆时，
水可少不得。一块地，有时会从白天浇
到夜晚。有孩子跟着母亲，头顶着明晃
晃的月亮，走在田里，用铁锨疏导着水。
水流汩汩。母亲说，听，麦子咕咚咕咚喝
水呢。孩子就会屏息，贴近麦丛，凝听。
可他最终听到的，只是小虫唧唧。

麦子虽然把根扎在泥土里，但它们从
没有停止奔跑，日日夜夜，以逐渐饱满的
姿态，向着季节的深处奔跑，一直跑到镰
刀下，或者割麦机里，圆满地完成自己的
一生。从一粒麦子，分身成很多粒麦子。

布谷鸟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村庄，催
促着那些还没开镰的人们：割麦种谷，割
麦种谷！从清早就喊，一直到日落黄
昏。它比人还着急。

一个从乡村走出去，在城市扎下根
的人，这时可能就遥遥听到了这喊声
——有些声音不需要耳朵，只需要心听
的。他可能正吃着饭，一个白面馒头在
手，渐渐地，就咀嚼出麦香来，是故乡的
味道，脑海里，顿时麦浪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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